诗与酒的缠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我心中的李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力扬

引文：李白（公元701年 - 公元762年），字太白，号青莲居士，中国乃至世界诗坛上一颗璀璨的明星，被世人冠以“诗仙”的美誉。他的诗，被与之同代的“诗圣”杜甫称赞为：“落笔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！盛唐王朝的那种从容大度、气宇轩昂、豪放洒脱的气势，在他的诗歌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。他自幼刻苦读书，博览经史百家，胸怀“济苍生”、“安社稷”之大志。

他，没有杜甫的伤情痛国。他，没有王维的田园悠思。他，却有一泻千里的豪放，包容了最嘹亮的音节。他勾勒出的壮阔的心潮，引领着大唐的另一片江山……
有人说他是太白金星转世,否则文思不会如此惊天憾地、声泣鬼神。有人说他是酒中的神仙，用酒调墨，扬扬洒洒，挥不尽的是势拔五岳的壮志豪情。

世人皆知，李白爱酒，因为酒中自有广阔天地；李白也爱诗，因为诗中自有大千世界。

李白是酒仙，杜甫曾说：“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李白也是诗仙，余光中在《寻李白》有言：“酒入豪肠，七分酿成了月光，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，随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。”

无论谁谈到李白，诗与酒都是相辅相成的。诗由酒生，酒助诗性，大诗人的灵感才气、高风亮节，在酒的熏陶下愈发迸射出浓烈的风采。“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一日须倾三百杯”的豪放，“兰陵美酒郁金香，玉碗盛来琥珀光”的浪漫，“五花马，千斤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”的超脱，“白欧闲不去，争拂酒筵前”的惬意，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的落寞，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”的苦闷……
有多少诗意蕴于“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凌乱”；多少豪情植于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”；多少茫然藏于“金樽清酒斗十千，玉盘珍馐值万钱”……千言万语汇成一杯杯佳酿倾倒出世间冷暖与心中无限抱负。

你希望大展鸿图，却发现“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”；你渴望经世济国，却无奈“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太行雪满山”；你盼望梦境永驻，却空叹“世间行乐亦如此，古来万事东流水”。而在这种种之后，也只有你会宣告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；只有你会吟唱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；只有你会豁然决定“且放白鹿青崖间，须行即骑访名山”……
天宝元年，你曾以“名动京师”的文才被宣召入境，并由此吟出了那充满豪气的诗句：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。然而，你豪放不羁的性格与那声色犬马、藏污纳垢的封建官场难于融合。你所能做的只是为杨贵妃唱一唱：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春浓”。在三年的侍君生涯里，你敢于让高力士脱靴，让杨贵妃研墨。纵情一挥，写就了流传千古的《清平乐》。但是最终，黑白不辨的唐玄宗，还是以“赐金放还”的名义把你逐出了长安！你就这样一生坎坷，怀才不遇……然而正是因为这样。历史上才多了一盏华美的油灯，照亮了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史。

月光如水，微风徐来。一时间，面对着陈子昂的激越、杜子美的沉郁、王摩诘的恬静、孟浩然的淳厚，我却只感到酒香萦绕着鬓须，在朦胧的夜色里飘拂着三千丈白发的李白——一剪桀骜的身影，踏歌而去……
此刻，仿佛又听见李白在狂吟：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；在低唱：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。

“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。”一切辉煌终究归于淡然。

李白的豪迈、壮志、忧喜、傲然，寓于诗，也寓于酒。

诗与酒的缠绵——痛苦与洒脱的缠绵，便是生存与毁灭的缠绵。

后记：“我以为一切好诗，到了唐已全被作完。”——鲁迅

